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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国的和平发展水平不仅取决于军事力量，也取决于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在军民融合战略的背景下，通过梳理和

平、军事和商业之间的关系，深化对和平创新概念的理解，并尝试提出未来国家和平创新体系和国家和平创新能力的建设方

向。从理论上探讨国家如何通过建设持久和平、共同发展和开放包容的和平创新，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关键词：和平创新；国家创新体系；军民融合；和平发展

中图分类号：G30;G3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41（2018）12-0003-14

0 前 言

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框架是创新研究的指导

性范式之一，其中讨论了创新的动态和非均衡的

本质特点，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对创新研究和政策

制定产生着深远的影响。随着创新的实践做法和

环境背景在过去十几年中不断的变化，研究开始

对原有框架是否仍然能解决当前挑战提出了质

疑，特别是当国家创新活动越来越开放和多元化，

许多国家政策也开始从关注提升国家竞争力转向

应对来自社会、环境和区域发展方面日益增加的

挑战时，原有创新体系对于地域和部门的划分以

及之间的互动是否还能够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引

发了很多研究的讨论。

提高国家经济增长水平的最基本社会条件是

社会的和平与稳定。每个国家对于和平与和谐都

有各种定义和指标维度，如富强、民主、文明、和

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影响国家政治稳定

的因素如内部冲突或与邻国的冲突会阻碍任何相

关国家的进步与发展。因此相关的创新和经济发

展政策目标也应该考虑到促进和培育国家和平稳

定的基础环境。

在和平发展的背景下，本文试图采用和平创新

的理论视角，在回顾和平和创新的概念、军事和商

业如何分别促进和平建设的基础上，从理论上讨

论现有的国家创新体系需要加强的方向，并在文

末提出未来可能的研究建议。

1 和平创新下国家创新体系的理论挑战

1.1 和平与创新

1.1.1 和平与和平建设

和平在不同的文化和地区有不同的理解，随着

人类历史的发展，和平的含义也在不断地衍生。

和平最基本的含义为减少暴力、动乱和战争。和

平学研究中，和平进一步分为消极和平和积极和

平 [1]。和平的概念如图 1 所示，消极的和平指减少

因人与人之间的暴力对人类和自然造成的损失，

而积极的和平不仅仅是简单地满足基本需求，还

需要减少结构暴力，增强人们的幸福感，积极维护

生态平衡，提高社会福利和社会公平。和平的双

重性定义意味着和平并不仅是没有暴力，还需要

有促进和平建设的社会发展制度与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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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的建立具有很强的实践性。1992 年，联

合国时任秘书长 Boutros Boutros-Ghali 在《和平纲

领》中首次提出了“缔造和平（Peace-building）[3]”，

并将其定义为“采取行动，查明并支持足以加强与

巩固和平的结构，以避免再度爆发冲突”，其中包

括非殖民化、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人口、消灭疾病

和裁军等。随后，1995 年的联合国《和平纲领补

编》中又补充道，缔约和平“最重要的目标是创建

使和平体制化的结构”。自此，各个机构开始从不

同的角度来阐释和平建立的方式。如在商业经济

领域，世界银行将“战后重建”称为通过“社会的社

会—经济框架，支持一个国家从冲突向和平过渡

的活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到“冲突后复苏”，

将其定义为“商品和经济生产水平的活动”，从而

严格地将和平建设限于经济层面。欧盟将战后国

家的和平建设称为重建“经济职能和体制能力”，

恢复因战争、内乱或自然灾害而遭受严重损害的

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稳定。

在学术研究中，和平的建设同样不仅仅是减少

直接的暴力，还包括良好的治理结构和繁荣的经

济社会条件。和平建设的目的是在冲突结束时巩

固和平以防止再次发生战斗，这一过程涉及到军

民的共同参与 [4]。Barnett 等人访谈了参与和平建

设的 24 个政府和政府间机构，提出了冲突发生后

建设和平的 3 个主要任务，即“创造稳定的环境，恢

复国家机构和制度，以及解决引发冲突的社会经

济问题 [5]”。并且，和平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无论是

在紧张局势、公开武装冲突或武装冲突之后，都可

以开展和平建设 [6]。其他一些理论研究从精神和

价值观的角度，提出情感幸福、人身安全和和谐关

系是和平建设的核心要素 [7]。《联合国宪章》中写道

人权、平等、正义、自由、社会进步、民生、和平、安

全、公共利益、经济发展等是联合国成员共同期盼

的目标。

1.1.2 技术、创新与和平

技术是建立及维护和平的重要工具。以信息

通讯技术为例，它可以被广泛应用在对危险情况

的检测和评估以及时提供早期预警 [8]；通过移动互

联技术共同反对暴力，改变人们的认识和态度；通

过大数据信息处理分析为侦查提供佐证等。例如

利用信息通信技术的“众包地图（crowdsource map-

ping）”已经成为一种日益流行的记录虐待行为的

方法。在性骚扰和殴打事件发生率较高的埃及地

区，HarassMap 平台通过移动网络技术来帮助人们

报告自己发现或经历的性骚扰和殴打事件。通过

这个平台，埃及的妇女可以匿名举报性骚扰和攻

击，向社区提供有用的信息。

但不能忽视的是，技术更多是途径或手段。它

的工具性质决定了技术自身无法进行和平建设。

关于道德、人权、法律等与技术发展有关的社会问

题很难在技术发展阶段初期就能准确预测。没有

和平理念和体系的指导，技术并不会自然而然地

为和平服务，它也可能会为社会带来负面影响，甚

至会带来暴力。特别是在技术发展与和平建设在

实践中脱节的情况下，技术也会带来负面的社会

影响，包括行业垄断、增大贫富差距、破坏环境、威

图1 和平的含义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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胁人类健康、资源枯竭、国际关系不稳定以及道

德、伦理和人性价值的泯灭。同时，和平建设中也

有一些仅凭技术无法解决的问题，如治愈受害者

在经历暴力和侵害后的精神创伤。

创新与技术这 2 个概念既有交差又有区别。

本文认为，在建设和平方面，创新相比于技术有三

个最重要的不同：第一，不同于技术本身的中性，

和平创新的出发点有鲜明的目的性，这些目标可

以选取实现一个或多个和平建设需要的条件或维

度；第二，和平的建设注重实践和行动，所以和平

创新一定更加强调新技术或新想法的转化，须要

产生应用价值；第三，超越技术的工具价值，和平

创新意味着一个连贯的过程或者一个统筹的体

系，并贯穿着实现人类共同价值的精神理念。

围绕和平与和平建设的内容和方向，以及和平

创新应具有的重要特点，和平创新（innovation for

peace，IFP）是“围绕支持和促进和平建设为目标的

一系列技术创新或过程创新，它的出发点是以人

为本，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类的发展。和平创新的

应用可以是关注短期的、操作性的冲突解决，也可

以是服务于长期的、结构性的社会经济发展[9]”。

和其他的社会经济目的相比，“和平”并不是传

统的创新研究的重点，和平学与创新研究之间的

互动很少。但这并不意味着目前的创新研究没有

涉及到与“和平”相关问题的研究和讨论。在过去

的 20 年中，管理学从资源与能力走向美德与责任

感 [10]，创新研究也已经逐渐将创新的目的从经济价

值转向社会价值，如社会创新、包容性创新、责任

式创新、朴素式创新、绿色创新等。其中也包括对

创新与贫富差距、就业率、贫困、教育水平等关系

的讨论。从更宽泛社会学的领域视角来看，在

1994 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公布以来，社会学也

展开了对自然灾害、恐怖主义、犯罪、革命和暴力

等问题的研究。本文相信，创新管理在和平建设

的过程中具有巨大潜力。

1.2 军事与和平

1.2.1 军事创新与和平

一国的军队力量可以保证国家的持久稳定、强

大和繁荣，是地区维持安定的重要组成部分。军

事创新，指能使军事力量显著增强的变化 [11]。从技

术的角度上看，军事创新可以广泛应用于民用安

全领域，如对抗组织犯罪、恐怖主义、网络犯罪、边

境安全以及自然和人为灾害的管理。相关的如信

息和通讯技术、纳米技术、光学技术、传感器和生

物技术等基础技术可以应用在能源、交通、互联网

和通讯、食品和供水以及医疗保健等多个领域。

过去 30 多年的军事创新研究，通过不断借鉴

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如人类学，社会学，教育和

管理等学科中的理论，军事创新领域的学者尝试

从文化、心理、组织学习等多个角度全面地理解和

阐释军事创新的过程。其中，有一些驱动军事组

织创新的核心因素：技术，军事组织为了应对技术

进步而进行创新，来迎接新技术可能带来的新的

挑战或机会 [12]；威胁，军事组织会为了应对当前或

潜在对手的能力而进行创新。他们会模仿对手或

者创造不对称的能力来抵消威胁 [13]；文化，每个军

事组织都拥有独特的文化，这些文化影响了组织

如何看待局势，分析问题并寻求解决方案。组织

的文化可能会鼓励组织创新，也有可能会削弱组

织应对变化的能力 [14]；适应性，战场上的作战部队

需要临场适应未曾预料到的战术和作战问题 [15]，对

军事组织的灵活性和创新性有很高的要求。

1.2.2 军事创新对和平作用的局限

军队能力与和平的关系需要辩证地看待 [16]。

军事技术在安全与和平建设方面始终具有高精尖

和高复杂性。但依然如同之前所提到的技术的工

具性，军事的安全技术既不会自己决定发展方向，

也不会自动去塑造社会，因为它们是实现具体安

全目标的手段。一些技术在特定情况的合法使

用，不代表它在任何情况下的使用都是正确的 [17]。

和平创新视角对国家创新体系的理论补充 ··5



第12期

从历史上看，军事的创新可以带来一国势力的膨

胀与侵略，如蒙古人、罗马人、英国人等都曾因为

在材料，传播，导航，运输等方面使用先进的军事

技术而侵略和殖民其他地区的百姓。随着军用飞

机，坦克以及无线电和雷达等新技术的产生，新武

器以及新的军事手段的不断变化，各国一直在不

断努力发展新的更先进的技术，以实现军事优势。

军事创新在和平的建设上有它的局限性，因为

破坏性是军事技术的本质。军事的技术与创新目

的更多是尽可能强烈的破坏对手的反击能力，尽

快结束冲突或者形成威慑作用。许多军事技术的

使用可能导致平民死亡（例如军事行动造成的“附

带损害”），有时平民伤亡可能超过军事伤亡。即

使战争法也承认某种程度的附带损害是不可避免

的，期望从军事行动中得到零的附带损害是不现

实的。如果没有战略性的引导，军事创新对冲突

结束后的和平建设的直接帮助可能很小。

1.3 商业与和平

1.3.1 商业对和平的贡献

近 20 年来，来自不同学术领域的研究者开始

陆续讨论商业实践与和平之间的联系 [18]。对企业

来说，只有和平的环境才能刺激私人部门的投资和

经济增长，贸易才能稳步发展（除去个别军火工业

和某些非法商业活动 [19]，企业也能更顺利地在稳定

的法律框架下运营和获益。而企业通过参加当地

的经济活动，又能反过来促进地区的和平建设 [20]。

不仅如此，企业可以在和平建设中扮演更重要的

角色，因为“企业处于这些问题的独特位置，它们

能够通过促进经济增长来促进和平，可以参与“二

轨外交”，帮助建立社区，加强法治，加强风险评估

技巧[21]。

具体来讲，首先，经济因素与世界上许多暴力

冲突密切相关，导致经济长波出现的主要原因包

括了创新、战争和多要素平衡与失衡等 [22]。企业可

以通过开展业务，创造就业机会，公平地支付工

资，为当地经济创造投资，为和平做出贡献。通过

带动经济发展，企业可以为和平做出贡献 [23]。第

二，企业能够积极承担起在当地的社会责任，协助

建立员工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友好包容的社

区，因为“从根本上说，商业运作的能力取决于能

否将特定环境内外的不同人员和资源聚集在一

起，并将这些资源与需要和有用的销售点联系起

来。在任何情况下，这都需要与广泛的人建立关

系 [24]”。在企业内部，企业可以增加当地管理人员

的比例，培训当地工作人员的基本技能和技能，保

证职业健康和安全；在企业外部，社区意识可以对

社会和社会的凝聚力产生积极影响，企业通过在

该地区生活和工作的员工，并积极与当地其他个

体或团体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改善当地部分设施

或和平的意识，加强当地社会的和谐氛围 [25]；第三，

一些企业或私营部门拥有跨国家和市场的全球供

应链，这将帮助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的交

流与合作，在全球各国的减贫和可持续发展中发

挥巨大作用[22]。

1.3.2 商业对和平作用的局限

管理学中的商业伦理（business ethics）和企业

社会责任（CSR）理论都试图在引导企业以更加文

明、合乎道德的方式来关注各个利益相关者的诉

求，并保持经济、社会和自然的可持续发展。事实

上，很多公司确实做出了努力去改变，但这些努力

很多还是停留在表明上，也是间断性的 [26]。虽然企

业能起到促进当地和平的作用，但由于企业的盈

利性质，经济利润仍然是绝大部分企业运营的核

心和目标。有时，企业会选择道德脱离的行为 [27]，

自我逃避道德或者公共利益的期盼。比如，企业

的脱离道德行为几乎涉及到美国所有主要的行

业，如枪支，娱乐，烟草和金融行业。

为了让企业更多地参与社会贡献，很多研究者

都试图通过数据或案例来说服企业，道德是“有利

可图”的，市场会奖励企业的负责任的行为，企业

和平创新视角对国家创新体系的理论补充··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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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找到“双赢”的解决方案 [28]。但是研究并没有

统一的答案，实际上，企业的情况也很难一概而

论。负责任而又相对成功的企业可能在地方一级

在小型企业中蓬勃发展，但企业界整体的表现仍

然不够乐观。一些“负责任的公司”被竞争对手收

购，还有一些公司在凭借“负责任”的行动成名后，

又重新回到了泥潭 [29]。对于市场上的其他利益相

关者，如投资者和竞争者，由于他们很少出于公益

的考虑采取行动，而消费者的约束权力也多停留

在仅限于消费品和高度宣传品牌 [30]，市场对于企业

总体的道德行为约束力相对有限。

1.4 国家创新体系与和平

1.4.1 国家创新体系

国家创新体系（NIS）最早由 Freeman 提出 [31]，

认为国家创新系统是一个公共和私营部门组成的

机构网络，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产生、输入、

修改和传播新技术。之后 Lundvall 进一步完善了

这个定义，指出国家创新系统由某国内的主体和

它们之间的关系组成，这些主体互相间作用，生

产、分配和使用对经济发展有益的知识 [32]。并且，

国家创新体系中各主体间的合作决定了国内企业

创新活动的有效性[33]。

过去国家创新的理论以科学为基础的创新为

重点，创新政策多注重基于科学的创新和完善的

技术基础设施，并旨在刺激高科技领域的研发工

作，却忽略了创新对国家生产力、竞争力和经济增

长的积极影响 [34]。国家创新系统作为分析经济发

展的工具，在国家层面上解释了如何通过制度与

结构将创新和学习过程与经济增长联系起来 [35]，并

提出，如果没有建立起涵盖个人、组织和组织间学

习的丰富的国家创新体系概念，就不可能建立从

创新到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国家创新体系不仅

需要关注科学基础，而且需要关注支持劳动力市

场、教育和工作生活的机构和组织，这在当前全球

化学习型经济时代尤其重要。

国家创新体系作为一个结构框架，是由国家公

共，私人和非政府组织以及它们相互作用的机制

组成的集合 [33]。这一点明确了一个经济体的整体

创新绩效不仅取决于企业和研究机构等具体组织

的表现，还取决于它们如何通过相互作用对新的

知识和技术进行创造，储存，传播和使用。国家创

新体系的概念强调学习的过程，如果没有它们，就

不可能产生的新知识，或者以新的方式结合现有

的或新的知识元素来创新[35]。

并且，国家创新体系提到了社会和制度环境的

重要性。法律、规定、惯例、习俗和文化等，这些制

度背景决定了个人、团队和组织之间的交流和互

动。它们能够推动，也有可能阻碍创新的合作与

发展。Lundvall 认为，各国技术成果的差异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公司所在的制度环境的特征，因为是

它们决定了“国家如何生产和创新，以及学习过程

如何在这一系统中传递”[35]。

1.4.2 国家创新体系作为和平创新建设的基础

正如之前对“和平”的讨论中，和平的建立不仅

仅是消除人与人或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冲突，更是

建立起当地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构。并且技术

和创新在和平建设的过程中，不仅需要有技术的

转化和实施，并且需要各个主体间的互相配合。

根据 Galtung 的说法，和平的建立，无论是积极的还

是消极的，都需要人们与自然、自己、家庭、公司、

国家、地区和文化建立起良好的关系。这些关系

的建立可以通过社会契约、合同或其他正式或非

正式的方式[36]。

本文认为，从国家创新体系的角度来讨论国家

和平创新的建设是很好的起点，因为它建立起了

技术发展与国家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对技术

转移转化的过程进行了详细的描绘；与单独讨论

企业创新不同，国家创新系统是一个社会经济系

统，涵盖了企业、学术研究机构、公共行政机构、服

务中介以及其他正式和非正式机构等在这一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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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期

中建立相互作用的动态关系；同时，国家创新体系

也意识到了社会制度和文化对创新效率的影响，

这将为国家和平创新的建设中和平文化与理念的

讨论打下基础。

现有的国家创新体系的主要内容仍然是围绕

商业来讨论技术转化，和技术创新对国家经济增

长的贡献，缺少国家创新体系对社会价值的贡献

讨论。Lundvall 在回顾国家创新体系理论时也写

到 [33]，未来可以在“创新系统的背景下讨论社会福

利与不平等问题……一个有前景的研究路线是把

Amartya Sen 关于福利和不平等的观点与国家制度

的观点联系起来。”Sen 提出基于能力的视角来看

待社会发展 [37]，指出发展是“人们能够自由选择自

己的生活方式的能力”，其中包括减少饥饿、营养

不良、疾病或过早死亡，也包括参加公共活动、享

有就业机会、自主进行经济决策、享受多元文化及

价值观等的能力。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贫困不是

因为低收入本身，而是因为缺少基本的能力。Sen

的能力观与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国家创新能力和学

习能力有很多共同点，并且国家的创新和学习能

力可以提高个人或组织利用资源和与周边环境和

谐共处的能力，改善人类社会福祉的建设[33]。

2 实现和平发展的国家创新体系

讨论基于国家创新能力的和平建设的前提，是

需要承认冲突在社会中是真实存在的，并且无法

避免。没有积极的行动，冲突不会自己消除。科

技创新能够帮助减少或者控制冲突与暴力，但是

也要看到科技本身的局限性。实现国家包容性的

和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不能让现有的和平发

展和科技创新沿着独立的 2 条主线发展。

2.1 国家和平创新能力

2.1.1 国家创新能力与和平建设

国家创新能力是一国进行和平建设的基础，其

中，实现和平发展的国家创新体系包括 2 个创新，

军事创新和民用创新。这一想法最初起源于国际

组织对于援助其他国家和平建设的讨论上。帮助

一国从战后重建社会经济秩序的有很多挑战，特

别是这些国家往往体制机构建设才刚起步，基础

设施薄弱，没有明确和清晰的长远发展路线，所以

他们缺乏足够的吸收能力，很难充分利用其他国

家或组织给予的投资与资源[38]。

另一方面，近十几年来，和平领域和国际政治

的研究中逐渐出现了另一面的声音，指出西方基

于自由主义的和平建设其实是另一种新形式的殖

民主义或帝国主义[39-40]。它们过于关注公民权利和

政治权利，却忽视了人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

利。和平建设的政治性虽然重要，但是对现实中

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人们却没有什么实际帮助。

和平不仅仅是人们可以享受自由，也包含了可以

享有食物、住房、教育、医疗保健和体面的生活水

平的权利。未来和平发展的理论也需要加强围绕

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研究。个别国家干预其

他国家和平建设的进程，剥夺了当地人自我发展

的权力和机会，特别是近年来部分国家以“反恐”

等为由对其他国家干预的现象。一些和平建设的

项目被西方刻画为“救援”行动，但实质上是利用

安全手段操纵发展中国家以确保西方安全，并将

自己的自由主义理念传播到更多地区 [39]。Rich-

mond 和 Franks 以柬埔寨的例子说明，一些建设和

平的努力只是建立了“虚拟”的和平，因为这些行

动更多是得到了国际上的认可，而并不是当地人

的认可[41]。

因此，无论如何利用和看待国际组织或者其他

国家的协助或合作，一国内的和平建设关键还是

需要依靠国内自身的发展能力。美国在独立战争

时期，其军品供应部（department of the commis-

sary general of military stores，DCGMS）为军队制

造的武器为赢得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通过引

入了大规模生产和供应链管理，联合国内各个工

业组织，改善工作环境和制造方法，军品供应部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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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美国制造业经济奠定了从零散工艺转向 18 世纪

工业革命的基础。这一时期帮助美国认识到，国

家不仅需要自己生产武器和调动资源来反击大英

帝国，更需要在战后积极推动国内制造业的发展，

来继续保持国家的独立自主[42]。

到现在，国家保持独立自主的方式已经超越自

主制造，上升到自主创新。国家创新的主要内容

也从民用创新到军、民创新共同发展。同时，国家

创新体系也从需保障国家安全，上升到实现和平

发展，这一过程不仅需要技术创新，也需要国家体

系中合理的结构、文化和制度来支撑。从社会经

济的视角来建设和平，国家创新体系需要包括良

好的商业环境、高质量的教育和研究、高效透明的

政府、公平的资源分配、高效的信息流通、更多主

体参与的机会、包容开放的和平文化与实现人类

共同价值的理念。国家和平创新能力的提高，意

味着社会和平结构的改善，这将可能带来商业风

险水平降低、人均收入提高、资源分配更加合理、

公民之间信任感增加和更强的社会凝聚力。

2.1.2 军事创新、民用创新与和平建设

和平的建设是一个过程性的行为。Montessori

指出只有共同地和谐共处才能达到和平的目标，

为此，和平的建设需要分 2 步：首先，尽快努力解决

冲突而不诉诸暴力，防止战争的爆发；接下来，需

要在人与人之间建立持久和平，这需要长期的努

力 [43]。冲突有其自身的动态，随着时间的推移，冲

突会不停地升级和消退。Michael 用倒 U 型的冲突

曲线描绘了冲突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

化，以及冲突的不同阶段各国及国际组织应该采

取怎样的外交和维和手段来控制局势[44]。

需要注意的是，伴随着和平建设每个时期，无

论是军事创新还是民用创新，都始终可以发挥它

的作用。在不同的时期和阶段，军队创新和民用

创新发挥的作用和相对的重要性不同。

首先是军事创新。军事创新，无论是在和平还

是在战争冲突年代，都需要不断保持建设。军事

创新可以任何新事物的创造，包括新的产品或设

备，新的过程或做事方法，原有设备或组织的新的

用途，或者创新的组织管理方式 [45]。在战争冲突时

期，一个国家的军队的创新能力和水平决定了这

个国家取得胜利的可能性和速度。回顾人类文明

发展的历史，军事能力弱小的国家经常遭受其他国

家或外族人的入侵，国土被侵蚀，民族被压迫，财富

被掠夺，国家和人民被迫生活在灾难之中，两次世

界大战带给人们的痛苦和教训仍然历历在目。

军事的创新能力有助于防止和避免冲突，以及

最大限度地减少战乱的持续时间和对百姓的影

响，并有助于冲突后更迅速的恢复。一个国家的

军队创新能力越强，这个国家就能更快地取得战

争或者冲突的胜利，或者威慑潜在的对手。除了

不断巩固一个国家对外的防卫能力，军事创新也

能够促进国家内部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全。理想

情况下，通过保证一个国家的人民安全，并对国家

对领土、海洋和领空等区域进行保护，一国军事的

创新水平提供不仅能够保国内市场稳定的交易，

同时提升国家在国际上和国际组织中的地位，促

进国家间的自愿的国际合作和往来，这将助于改

善社会福利。同样重要的是，军事斗争准备具有

长期性、系统性、复杂性、艰巨性，军事创新需要长

期进行研究和开发，而且大部分必须发生在和平

时期，以备战时所需。因此，即使在和平的年代，

这种创新也依然要持续不断的进行，保证其军事

水平始终与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相符。

其次是民用创新。商业创新是民用创新里面

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在已有国家创新体系指导下

的国家创新能力的建设，已经能够帮助国家通过

自主创新取得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在和平阶

段，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能够帮助巩固和平建设

的进程。但民用创新在这里不仅仅是指商业创

新，也包括以公共价值为目标的公共创新和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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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因此在和平建设时期的创新，主旨是为了

社会发展的创新，它的特点是包容性、符合当地的

需求和特点、认识到和满足少数人群的需要，并且

尽力避免创新资源和享受的不平等。

同时民用创新不仅可以促进国家和区域的宏

观社会经济发展，也会对微观的个人层面和心理

层面产生积极影响，这 2 个层面是密切相关的。如

在文化层面，根据 Galtung 的说法，通过在公共领域

中引入艺术，例如音乐，戏剧，诗歌，绘画和雕塑，

可以提升和平的感染力。艺术可以使普通人超越

自己，团结起来，而这种发自内心的团结就是和平

建设的一部分 [36]。民用创新既可以在和平时期，也

可以在战乱时期发挥作用，但是民用创新的巩固

发展和主要作用的凸显需要和平和稳定的经济市

场和社会条件作为保障。并且由于社会发展的和

平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民用创新对和平的建

设，也需要时间才能够慢慢凸显它的价值。

第三，是在不同的时期，军队创新和民用创新

的互相作用。在一国内，军队有能力应对国家紧

急情况并向百姓提供援助。在整个阶段，军事创

新和民用创新都同时存在，并且互相支持。没有

军队力量，一些国家的民用领域不得不用相对较

高的成本来为紧急情况提供充足的资源，甚至无

法应对紧急重大情况的发生。

在我国，先后提出了军民两用、军民结合、军民

融合等重大战略思想 [46]。把国防工业融入国家创

新体系，可以实现 3 个方面的效应 [47]。科技扩散集

成效应，鼓励和支持民用科研生产体系参与国防

工业自主创新，加快创新资源与创新成果的扩散、

转移、流转和集成；优势叠加倍增效应，将民用科

研生产领域的科研条件、科技人才和科技创新成

果整体有机结合起来，实现资源共享，取长补短，

优势叠加；共享协同互动效应，开发科技资源共用

潜力，帮助军用部门集中有限资源和时间专注于

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攻关。

但是 2 个领域中间的转换需要注意一些问

题。第一，一般民用技术通常不会被设计成有破

坏或危险性的，军队技术的直接应用可能会引起

复杂的道德伦理、法律或社会问题。并且，针对特

定目的而开发军事技术的时长可能由于各种突发

原因被压缩。如果时间紧急，决策者为了避免延

误，往往会放弃考虑长期的道德或社会后果。第

二，军事创新往往时间紧急，任务重大，保密性强，

不会严格进行成本控制，经常和民用产品和技术

的标准不同，有时无法直接进行替换使用，需要进

一步开发才能应用。如 NASA 和 DARPA 会积极与

军方建立人员交流和合作机制，建立技术转移网

络和服务，向外界扩散技术成果信息，推动项目成

功转化。同时，设立孵化器和培育新兴企业，推动

技术商业化 [48]。第三，军队文化用民间文化也不

同。军队中不畏艰险，纪律严格，整齐划一，有强

烈的集体感、使命感和责任感，恪尽职守，甘于奉

献，时刻严阵以待。而民间的创新文化更加追求

自由与个性，鼓励多元化和竞争，并且包容失败。

在互相交流与合作的过程中，需要对彼此文化与

工作特点的互相尊重和理解。

2.2 和平创新下的国家创新体系与军民融合

融入军事创新的实现和平发展的国家创新体

系更加复杂，其中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2.2.1 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衡量标准多元化

和平发展下的国家创新体系的评价标准应该

注重：指标全面性、分布均匀性、和长期、短期性的

平衡。

首先是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指标全面性。衡

量国家创新系统（以及相应国家的创新能力）需要

建立专门的工具来解决国家创新系统的复杂性和

多维性。各种组织和研究人员已经制定了一些衡

量国家创新能力的综合指标，如全球创新指数

（GII），全球创新记分牌（Global Innovation Score-

board），欧 洲 创 新 记 分 牌（European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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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reboard），创新能力指数（Innovation Capability

Index），ArCo 指数（ArCo Index），TechAchv 指数

（TechAchv Index），知 识 经 济 指 数（Knowledge

Economy Index），技 术 参 考 指 数（TechRead In-

dex），BCG / NAM 创新指数，经济学人信息部指

数（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Index）和综合创新

指数（Summary Innovation Index）等。

现有的国家创新体系大多是关于提升创新能

力本身和经济增长的讨论，如创新驱动发展的重

要内涵之一，是提高传统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促

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49]。但创新的公共社会价值

更加贴近国家发展的最终目的和长远价值。如衡

量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对社会贡献时，排名依

据人类价值指数（HVI），人类发展指数（HDI），人

力资本指数（HCI）和国内生产总值（GDP）来判断[50]。

美国和平指数（USPI）汇总了 5 个加权指标，即暴力

犯罪率、杀人率、监禁率、警察人数和小型武器的

使用度。联合国为和平文化提供了更具体的指

标，如对话和解决冲突的一般技能发展，消除贫

穷、文盲和不平等，可持续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性

别平等，儿童权利，包容以及文化多样性与团结

等。一旦确立了国家和平创新的衡量标准，就可

以更好的指导与之相关的社会经济建设。国家和

平创新指数的高低将会反映社会和经济的差异以

及人口的差距，如人们的健康、教育和就业机会。

其次是国家创新体系评价标准的均匀分布

性。在讨论技术创新对和平、社会发展的作用时，

很多研究都提到了技术的连接性作用。但是近年

来研究发现了技术的连接性其实是不均匀的

（“The bias of connectivity”）。技术工具经常被认

为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平

等地获得所有类型的技术，特别是在发展不平衡、

不协调的地区 [51]。实际中需要评估某些群体是否

很难像其他群体一样有能力和机会接触和使用一

些技术。例如，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很多技术更多

地被年轻人、城市中的人和经济上较富裕的人使

用。中国正在积极推进实施科技创新驱动区域协

调发展战略 [52]，因此，新发展理念下的国家的创新

能力评价体系也需要能够反映国内不同区域间，

或者某一区域内不同人群间是否能够均等地共享

发展。

第三是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衡量时的长期性和

短期性。和平建设本身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性行

为，短期可能没有发生明显的效果。但是没有无

数个短期累积，也不会有长期稳定良好的和平经

济发展结果。基于和平发展的国家创新评价体

系，需要与国家创新发展战略结合，根据不同的发

展阶段，制定相关的考核内容与重点，并且不断进

行调整。和平发展的过程性和动态性决定了一国

的和平发展创新体系的评价体系也需要因时因地

制宜。

2.2.2 国家创新体系中多主体参与的价值

建设和平需要采取包容性的方式。在和平学

的研究中，和平建设中的主要参与者（领导人）可

以按照金字塔的模式划分 [53]。这一金字塔的顶部

是军队和享有盛誉的政治领袖，基层是地方社区

的负责人、社区工作者、卫生员、当地教育者、难民

营负责人等。从这个角度来说，军民的融合需要

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整体协调共同建设

和平。

Morrison 认为,没有一个层次能够自己实现和

维持和平，需要认识到这个金字塔的各个层面人

员和活动的相互依存性 [53]。和平的建设不能仅停

留在精英层面，需要战略性地统筹各个层面的主

体，而且在和平建设的不同阶段，各层面的主体都

要能够在过程中重塑自己的身份。甚至有时候，

在和平建设的过程中排除了个别群体反而会引发

新的冲突[54]。

国家创新体系中的重要创新主体之一是企

业。但企业没有技能和资源独立行事，需要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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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部门和行为者合作 [19]。在建设和平的背景下，企

业可以通过慈善事业、交易性和综合性伙伴关系

来起到促进作用 [55]。但是先前的研究表明，主要旨

在满足商业利益的慈善和交易合作伙伴关系可能

并不适合为和平的建设做贡献 [56]。在和平与商业

的文献中，很多研究和评论都将私营部门视为是

纯粹的自利主义者，认为企业的主要任务就是商

业和赚取利润。在人道主义和经济利润的两难选

择中，企业通常会选择利润为上。实际上，这样的

描述通常是默认地将企业放在经济模型的假设条

件下，而没有考虑企业可能采取的行动和影响。

这样前提假设的改变一部分需要原有国家创

新系统中的高校和研究机构增加一部分职能，即

需要帮助在体系中提供和平的教育和理念指导。

大学和科研机构都积极与企业互动，以支持和帮

助他们进行创新。特别是大学，在技术进步和知

识创造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不仅是培养

科学家、工程师和管理者的地方，而且也是与工业

创新相关的研究成果和技术的重要来源。但引用

Sami Frasheri 的话说，“知识和科学可以带给人一

种武器，教育可以训练他如何使用这种武器。无

法使用武器的人，如果放在他手中，他最终可能会

伤害他的朋友 [57]。”以和平发展和创新为主题，学校

和研究机构还需要在合作创新中积极传播主流的

和平教育文化，并且通过提供和平与创新发展的

方法和原则来帮助指导私营企业和机构。

同时，原有的国家创新体系中需要加入自下而

上（bottom-up）的创新，即由社会大众（个人、社区

团体等）产生的创新，而不是政府，企业或行业产

生的创新 [58]。个体用户或者草根是巨大的潜在创

新来源，并且支持用户大众创新将可能提高整个

社会的福利 [59]。众包和开放式创新将调动和利用

全民的创造力和集体感，并且结合自下而上的方

式也能够更加符合和满足当地特殊的需求解决冲

突所需要的特殊条件。

2.2.3 政府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作用

国家创新体系中，政府会通过创造和维护有利

于各主体创新活动的环境，对国家的创新活动起

到引导、扶持、管理和推动的作用。特别是在解决

气候变化，改善公共健康和福祉，适应人口变化等

巨大挑战时，政府将在重大创新方向的（mis-

sion-oriented）科技政策制定和实施中发挥巨大的

作用 [60]。如在国防科研领域，下一代基础性和前瞻

性的技术研发在先进制造技术、赛博空间安全、云

技术、超高音速飞行器等。过于强调市场导向时，

容易出现重视技术创新的短期应用和收益，忽视

长期的重要科学与技术研究的功利主义行为，导

致技术创新成为无本之木[61]。

如欧盟委员会提出的尽早将社会问题融入到

技术发展中，如负责任的研究和创新和个人隐私

问题，并更有效地利用研发投资。并通过制定行

业标准，增加了透明度，监督企业采用和坚持外部

评估标准来促进和平 [23]。这种坚持对和平建设至

关重要，因为很多企业不会自我管制 [62]。而且关于

气候变化、经济危机和恐怖主义等的威胁和危害，

不同国家政府也需要结合各国自身情况来处理。

在和平创新的国家创新体系中，由于创新的主

体更加多元化，并且创新的途径也融合了自下而

上，并且基于当地区域的特点，政府在和平创新的

国家创新体系中的统领作用将更加突出。政府需

要统筹考虑自下而上的、区域性的大众创新或社

区组织可能有的缺点，比如第一，社区或者个体自

发地为建立和平而创造创新可能存在资源不足的

问题，他们凭借自身信誉或自愿捐款可能不足以

应付发达或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很多问题；第二，民

间群体往往专注于特定的需求与问题，不一定能

反映和照顾到更广泛的社会需求；第三，民间组织

或自愿者群体往往缺少监督问责制度和透明的行

动规范，并且其中可能存在一些搭便车的问题，也

会阻碍资源的可持续供应；第四，当地的一些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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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者有时会抵制改革，或者往往意见不一，期望

众多当地利益相关者自动在建设和平进程达成统

一的协议是过于理想化的。

2.2.4 文化制度背景对国家创新体系的影响

Lundvall 把各种社会和经济因素及其关系的

作用包括在创新系统中 [35]。这些因素一方面包括

学习能力、创新和竞争力，另一方面就是系统内共

同的文化和现有的价值观和制度。

一国的经济发展不仅取决于投资、劳动力水平

和技术创新，更依赖于基本的社会文化制度，如文

化、宗教、起源、地理、金融和制度等。“人类社会发

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

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

观。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

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

准。”在包容性强的社会，交易成本和市场风险更

小，社会鼓励创新和创业，企业能够加速成长。

Acemoglu 和 Robinson 在他们的“Why Nations Fail”

一书中认为，制度在解释国家之间的增长和发展

差异方面比天气，地理或文化更为根本。他们以

北朝鲜和韩国为例，并将后者的发展归因于包容

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发展。这些为投资提供了激

励，鼓励创新，为所有人提供了经济机会，而前者

则由于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压制而缺乏进展[63]。

除了传统的制造业创新，和平的建设也更需要

多样的行业共同创新，特别是音乐、广告、电影、工

艺品、设计、休闲软件、表演艺术、建筑、软件、电视

和广播、艺术和古董市场、设计师时装、出版等广

泛涉及人文理念的创意经济。这些活动大都以个

人理念，才能，经验和工作为基础 [64]，以知识产权的

形式交易其创造性资产。这些产业是许多面临传

统制造业衰落的国家的重要价值创造来源 [65]，是国

家创造就业和提升社会凝聚力的重要战略引擎，

也将帮助和平发展的文化和理念在国家创新体系

中更广泛和深入的传播。

跨文化和多元文化的文献中经常提到，所有人

都是“多元文化的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都是不

同程度上“跨文化”的 [66]。和平研究从最初阶段就

认识到，和平研究的基本原则和价值观必须是明

显具有包容性的，从而减少冲突，促进和平合作。

例如，在亚洲，东南亚和远东文化的价值观和世界

观中认为，所有人必须在人际交往和交易中保持

和谐融洽。我国是一个有着 13 亿多人口、56 个民

族的大国，更需要同心同德、团结奋进，互相尊重

和包容，共同为国家和世界和平发展做出贡献[67]。

3 总结与展望

本文提出了基于和平创新观念下的国家创新

体系的新特点和理论方向。未来需要开发更加综

合全面的国家创新能力评价体系，并关注区域创

新能力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可以借助新的国家创

新能力评价体系讨论如非洲等落后地区与发达国

家之间的差别是否由国家和平创新能力引起。未

来的国家和平创新体系或者国家和平创新能力还

可以进一步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外交、文

化等多种力量互相支撑和影响的一体化综合体系

或能力，而这需要各学科的融合，特别是理工科学

和社会科学。

关于军事创新和民用创新在不同时期的关系，

未来需再进行理论和实证检验，如军民融合的国

家创新体系中，主要发展军事创新或主要发展民

用创新的阶段如何划分（即进入战乱或冲突的阈

值如何确定）；在不同的冲突或发展时期，对于军

事创新和民用创新的投入和应用的最优占比和互

动关系；不同社会经济水平的各国间的比较。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实践中各国和平发展的国

家创新体系都会有不同的模式、不同的主要参与

主体和互动方式，不能“一刀切”地照搬某一国家

或者理论下的模式。基于和平发展的国家创新体

系可以通过明确实现和平发展的目标、融入更多

参与主体、提升系统内各主体的创新能力与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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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营造和平的价值观与文化来减少暴力和不公

正。军民融合的国家创新发展战略通过使国防和

军队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融合，可以有助于提

升国家和平创新能力，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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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for Peace: A New Perspective for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HUANG Jiang1, CHEN Jin2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2. Research Center fo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Peace building in a country depends not only on military forces, but also on the continuou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context of military and civilian integration strategy, this paper further extended the

understanding of innovation for peace by discussing the relations between peace, military and commerce, as well

as the civil-military integration within the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We also tried to propose future directions

for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based on previous research in this field. We believe that countries can contribute

to world peace by their peace, inclusive and open innovation development.

Key words: innovation for peace;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civil-military integration; peace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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